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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新物质主义视角探讨二十世纪前期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的诗学理念，通过分析其代表作品，本文认为狄兰·托

马斯的诗学理念具有物质性的特征，并且与后世出现的新物质主义拥有相似的内核。本文聚焦分析狄兰·托马斯诗歌的三个方面，

论证其物质诗学的特征：首先是诗人对物质连续性的强调；其次是他在肉体与意识、物质与世界关系上的独特认知；最后是其诗

学语言的物质性风格。本文试图通过以上分析，确定狄兰·托马斯与后世新物质主义的暗合之处，并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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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是 20世纪英

国威尔士的代表诗人，他以其晦涩难解的意象、激情浪漫的语

调、精妙的诗歌韵律和对生死主题的探索而闻名于世。长期以

来，批评界多从文化传统、超现实主义技法或个人传记角度等

解读其诗作，却忽略了托马斯诗歌中蕴含的独特物质观。事实

上，托马斯的创作实践却反映了二十一世纪兴起的“新物质主

义”（New Materialism）思潮的核心议题——对物质能动性的

重新认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以及对身体与世界关系的思

辨。

新物质主义是 21世纪以来，横跨自然与人文社科多学科

的新兴思潮。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物质世界的关联。该思潮

拒绝传统的二元论为主导的思维模式，转而试图弥合主体与客

体，意识与肉体，生命与非生命，人类与非人类这些概念之间

的巨大鸿沟。

在新物质主义理论体系成型的半个多世纪之前，托马斯已

在其诗歌中展现出高度契合的哲学直觉。托马斯的诗歌拒绝将

自然客体化为人类精神的投射对象，也拒绝将人类主体特权化

为意义的唯一生产者，而是通过自己的创作，展现出一个物质

自驱动、物我同体的独特世界。

本文将从新物质主义视角出发，考察狄兰·托马斯的物质

诗学。通过分析他的代表作品，本文将揭示他作为 20世纪早

期现代主义诗人的超前之处，探讨他如何先于新物质主义思潮

的涌起，就开始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将主体与客体融合，并赞

美物质本身的能动性的。本文认为，狄兰·托马斯不仅仅是一

位重要的抒情诗人，他的诗歌中更是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并为

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本印证。

1 物质的延续性

不同于传统的古典主义或浪漫主义诗人，物质在托马斯的

笔下，既非寄喻的客观实在，也非转化的人类主体，而是一种

处于运动中的不断延续。这一点在其早期成名作《穿过绿色导

火索驱动花朵的力》中，这一概念就已经初显萌芽：

那透过绿色导火索催生花朵的力

催生我绿色的年华;将林木的根炸碎，

是我的毁灭者……

大部分批评者认为这首诗的隐喻简单明确：作者以自然之

物隐喻人类,哀叹时不我待，向死而生。但笔者以为，如果从

新物质主义角度来审视这首诗，便可以发现，在托马斯的理念

中，“力”（force）体现的是物我的统一与运动。它如同光的

波粒二象性，是无形的存在，也是一直持续的状态。哲学家

简·贝内特在《活力物质》中认为，“物质集合体作为准能动

者行动的能力，具有独立于人类意图的轨迹和力量”（Bennett，

2024）。这首诗恰好印证了这一“物-力”概念。托马斯的"力

"正是这种超越人类中心的能动性——同一个“力”既可以“催

动花朵”又可以“驱动我的绿色年华”，人类生命与植物生长

在物质层面无差别，都是同一种“力”的表现形式。托马斯的

"力"具有极大的活力——它行动,它驱动,它爆炸——但它却不

具有任何人类观念中的意图性，物质本身自有能动性，不假于

人。

“绿色导火索”这一复合意象将生长的有机性（绿色）与

爆炸的暴力性（导火索）融合，于是传统诗歌中和谐平静的理

想化自然消弭了。生长与毁灭不是对立面，而是同一物质过程

的两个维度。第二节强化这种连续性：

那催促水流击穿岩石的力

催促我的鲜红血液，让悬河之口干涸

将我的血液凝为蜡迹。

而愚钝的我无言以告我的血管，

这同一张口曾如何攫饮山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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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穿过岩石与血液穿过血管都是流体穿过固体结构的物

质过程。人类的“红色血液”与“山泉”并置，人的身体和自

然之物相互转化，平等地接受“力”的摧残，于是干涸、于是

沦为蜡迹……在托马斯看来人类身体并不具备先天的，高于自

然的优越性；它只是物质变化过程中的一个状态。

而这种连续性在死亡时达到高潮：

那转动着一池静水的手

也搅动流沙；系住狂烈的风

升起我以殓衣做成的船帆……

“死亡”一直是狄兰·托马斯诗歌中的重要意象，它也是

托马斯在托马斯看来，生命-死亡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转化过程，

而非二元对立的两个概念。比如这一节中，“手”既是搅动池

塘的人类之手，又是移动潮汐的非人类力量。托马斯不断使用

语法暧昧性来模糊人类的能动性与自然过程之间的界限。“我

的裹尸布帆”将死亡的物质性（裹尸布）与运动的物质性（帆）

结合，于是死亡并非存在的终止，而是物质进行重组之后的延

续。在《死亡也无法统治万物》里，托马斯相信自然之死包含

有复活的特性，诗中“人”，“风”，“月”与“花”之间相

互转化，被敲碎的头颅转而砸开了坟墓。生与死再也分不清界

限。

2 托马斯诗歌中的主体与客体之辨

2.1物我的同一性

如前文所述，狄兰·托马斯将万物与生死置于同一个维度

审视，并据此创造了他独特的哲学理念和生态诗学：人并非人

类中心主义者所言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也非生态中心论者所

想，人是自然的一份子。托马斯的诗学实践与新物质主义有共

通之处，认为物质有其自身能动性，人与物处于平等的本体论

位置。不过，托马斯更进一步，他无论是从意象上，还是语言

上，都反复提醒我们物与人（我）的同一性。

《那透过绿色导火索催生花朵的力》的最后两行，托马斯

写道：

而愚钝的我无言以告爱人的坟墓，

我的床单上是同一条蛆虫在蠕动。

不仅仅生者床单上蠕动着蛆虫，而且这是同一只虫子——

这不是隐喻性的比较，而是字面意义上物我同一的判断。蛆虫

作为“物”，不依赖人类意义而行动——对它而言，活人的肉

体与死人的尸体是一样的，活人的床单与死人的坟墓也是一样

的，都是可蠕动、可分解的物质。它的蠕动代表了一个去人类

中心化的物质本体论：人类身体不过是物质组合的暂时形态,

与其他物质处于平等的位置，也处于同一个过程。说话者的“愚

钝无言”标志着语言再现能力的失效：当物质的连续性如此直

接地显现时，语言试图维护的生/死、爱/腐败、人/虫的界限全

部瓦解。它们在物质意义上没有任何区别，不是相同，而是合

一。

此外,托马斯的诗本身也蕴含着对其自身的物质性和局限

性的实践。新物质主义认为语言并不能模拟/再现物质的变换

过程。《那透过绿色导火索催生花朵的力》中贯穿全诗的“愚

钝”与“无言”，反应的是托马斯对于传统认知中作为认识论

工具的语言本身的怀疑。从这个角度，笔者以为，狄兰·托马

斯的诗歌不失为新物质主义的一次早期实践。

2.2意识的物质性

狄兰·托马斯的物质诗学不仅仅体现在他对物质连续性的

把握，也不仅在于他将人与物质同一的诗歌实践。梅洛·庞蒂

以为,“肉身”（Flesh）指称着感知主体与被感知世界之间的

根本可逆性——触摸与被触摸、看见与被看见不可分割地交

织，是“对象和主体的形成性媒介”。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并

非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而是同时的“涌现”。这一概念也在

托马斯的诗歌中得到了表达。比如在《心之气候的进程》中，

情感并非单独诞生于人的抽象意识对世界的认知，而是肉体与

世界纠缠的一次物质过程。诗人将情感重新概念化为物质现

象。

心的气候进程

由潮变干；金色的炮弹

在冰封的墓穴里怒吼。

四分之一血脉里的气候

变黑夜为白昼；太阳下的血

点燃活生生的蠕虫。

托马斯开篇便剥夺了情感的内在性和主观性,将其呈现为

机械转化的“进程”。“由潮变干”，是液体蒸发的物理过程，

而非“感到忧郁”或“变得冷漠”这类心理描述。“潮”与“干”

是可测量的物质状态——湿度、温度、分子运动。从这个角度，

可以说托马斯将情感降维为热力学过程，消解了“内在心理”

与“外在物质”的界限。反过来，客观的物质如“炮弹”、“黑

夜”、“血”等却实行着主观情感的职能。炮弹的“怒吼”并

非拟人，而是爆炸这一物理变化本身就是一种释放能量的“情

感”。于是情感（人的意识）与物质不再可分。正如梅洛·庞

蒂所言，身体既是经验的主体，又是被经验的客体。所以托马

斯接着写到“盲目的骨头”，“子宫随生命脱泄而驶入死亡”。

诗人刻意在诗中悬置人的意识，肉体本身也承担了“意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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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在托马斯看来，我的情感与意识就是我的身体，反之

亦然。意识的主动性等同于身体的主动性。西方文学传统中的

“灵与肉”二元对立被托马斯拒绝。

3 语言的物质性

托马斯的物质诗学不仅关于主题，其形式也是至关重要。

前文已有提及，在托马斯看来，语言本身也是一种物质现象。

为了尽可能地展现语言的物质性，狄兰·托马经常通过词语的

复合与重组来创造语义复杂甚至隐晦的新词，以抵抗透明、简

单的意指。在《穿过绿色导火索驱动花朵的力》中，“绿色导

火索”将生长的生命力与爆炸的毁灭性强制结合，让读者无法

将意义简化为单一所指，复合词制造的语义张力迫使读者去寻

找诗歌含义的多重可能。或许生命的生长并非传统观念中理想

化的缓慢、温和的过程，而是充斥着爆炸的不确定、危险与激

情。于是托马斯迫使读者从文字构造的理想王国逃离，转头审

视真实、不完美的物质世界。

同一首诗中的“裹尸布帆”也是如此。裹尸布与帆在物质

上同质，在功能上对立——一个用于静止的死亡，一个用于运

动的生命。复合词将这对矛盾体焊接在一起，揭示出物质的前

语言特性。物质在语言定义之前就存在，并且不会真正地被定

义改变：于是裹尸布帆在托马斯的诗歌里成为可能。换言之，

他通过词语的碰撞，让读者再一次思考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

系。

托马斯诗歌的物质性也体现在他的语言运用上。他通过严

格设计自己诗歌的音节、音律，让自己的诗歌相比于同时代的

诗人，具有强大的音乐性。更重要的是，这使得他的语言并非

仅仅用于传递隐喻，而变成一种实质上的体验。以《不要走进

那温和的良夜》为例，重音、头韵、尾韵以及维拉内拉体的综

合运用，使得阅读诗歌变成一次立体的体验：相似的音节共振，

强化了语言的力量。短句的反复让每一小节的阅读切合读者的

呼吸频率。于是语言在诗中不再止于“表达”生命的流动，而

是成为这种流动的一部分——空气与声带的振动、嘴唇的开合

共同构成诗的无形身体。不仅是这首诗，托马斯几乎所有的诗

歌需要“停顿”与“发声”才能完整，阅读诗歌本身成为了一

次意识与身体之间的物质互动，只有通过身体的表达，读者才

真正读了他的诗歌。正如新物质主义所言，语言本身就是自然

界的一种能动物质，不是再现世界的符号，而是一种积极的能

量，这个能量参与着世界的构成。

4 结论

狄兰·托马斯的诗学是一次对长期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先

驱式的反抗。在他的诗中，主体与客体、人与物质、物质与物

质之间的界限不断被打破，世界本身即是一场永不停息的物质

循环。通过各种方式，狄兰·托马斯让阅读他诗歌的过程也变

为物质性的实践，语言不再是再现客体的工具，而是具有活力

与能动性的物质自身。

托马斯的物质诗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理论层

面而言，托马斯的诗歌创作为新物质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诗学案

例，也为我们打开了理解这位杰出诗人的新维度；从实践层面

而言，托马斯的生死-自然观念，为当代生态危机背景下重新

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启示。

当然，本研究仍存在不少局限性。本文主要聚焦托马斯几

首代表性诗作，对于材料的分析仍显不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

拓展文本范围，以更全面地揭示其物质诗学思想的演变过程。

托马斯“物质诗学”与当代艺术、生态批评之间的潜在联动关

系仍有待深入挖掘。其诗学研究的理论深度与现实意义也期待

后续研究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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